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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出生在台湾，那一

年，父亲 55岁，母亲 44岁。
对这样年龄的女人来说，分娩
的过程与其说是一次生理上
的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炼
狱。很多人都说她的年龄不再
适合生这个孩子，母亲只是轻
轻地重复着三个字：“我要
生。”分娩的那个夜晚，医院

的专家说，“这孩子要么是天
才，要么是白痴。”看到这女
人眼睁睁地望着他，专家又
说：“科学上低能的概率大一
些。”但是母亲还是那三个
字：“我要生。”

母亲的坚强拯救了这个男
孩儿。他后来说母亲有一个坚

强的性格，那是在他诞生到世
上的第一天里就有的感受。

母亲的视线里永远都有
这个儿子，而且是把一种非常
标准的中国式教育施加在儿
子身上。她要求儿子把每一件
事情都做到最好的程度。

“如果你把衡量一个孩
子是否优秀的指标都列出来，
比如数学、英文、中文，害羞不
害羞、口才好不好等等，列出
30项来，我对自己的女儿，可
能会对其中三项五项要求很
高，而我的母亲对我，就要把
30项全选上，”开复多年以后

回忆说，“就是无论什么都要
最好，不会有任何一项可以通
融。”

母亲要求开复每天回家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温习功课，
而且必须循序渐进，一丝不

苟。每逢开复背书，母亲便亲
自督察，在儿子的琅琅读声中

辨别正误。她命令开复把书本
全都背诵下来，而且要一字不
错，倘有一字错误，挥手就把
书摔到别的房间，令他捡回重
新来过。

“我并没有母亲想象得
那么用功。我对自己的要求也

不是做到最好，比如考试考到
足够好就可以了。有时候也会
耍点小聪明，比如功课没有做
完就告诉母亲做完了，然后躲
在房间里面看电视，第二天早
上五点钟起床，三笔两笔，把
功课做完。”

母亲对儿子的淘气行为不
大在意，但是她在意儿子的学
习成绩。儿子得到一个好分数，
她会认为这是应当的，但如果
儿子的分数落到三名之后，她
就不会有好脸色。如果更差，比

如十名之后，就要挨打。
但是再聪明的孩子也不

可能次次争先。有一次成绩单
发下来，分数不好，开复心里
一阵害怕，怕母亲打他，就把
分数改了。他改得很有技巧，
等母亲签字之后，又改回去，
所以母亲和老师都没发现。这
对他是个巨大的鼓励，连续几

天都很得意。然后，他第二次
修改自己的分数，不料这一次
弄巧成拙，留下痕迹。他觉得
这次不可能蒙混过关，索性学
着母亲的样子挥一下手，就把
卷子扔到水沟里去。

每个人在少年时期都会

用自己的方式作一些恶作剧，
开复也不例外。此人日后功成
名就，一派绅士风度，做事一
丝不苟，既聪明又严谨。让你
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他在童年
时代也会有一系列的恶作剧。
不过，自从那次失败的修改成

绩之后，他就不再做这样的事
情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家庭更
在意孩子的品格。“我如果做
了一些有损人品的事，无论母
亲还是父亲，都绝对不会容
忍。”1972年春天，开复过完
11岁生日之后不久，大哥从

美国回来，看到这孩子在如此
严厉的管教之下读书，整天被
试卷和成绩单包围着，没有时
间出去玩，也没有朋友，忍不
住说：“这样下去，考上大学
也没用。不如跟我到美国去
吧。”

“现在回头看，那肯定是
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一件事情。
我如果小时候不去美国读书的
话，现在也不会很失败，但是一
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功。”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
“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

确立第二个观念：你不仅仅
属于你的父母，你属于整个
世界。

B=C

我一直无法判断自己到

底有没有女生缘，这一点让我
非常苦恼。这就像一个女生不
知道班上男生对她怎么归类
一样尴尬。正因为此，高一都
快结束了，由我担当男主角的
感情戏迟迟还未能开拍。

在暑假之前，已经过去的

高一生涯对我来说毫无色彩，
在学习成绩上我稀里糊涂得
过且过，在女生眼里我毫无特
点默默无闻。要命的是，一和
女生说话我就非常紧张，一紧
张就连句话也说不连贯。要说
是忠厚吧，我一脚能踹四个铅

笔盒！要说是害羞吧，我又不
会脸红！这就像三脚猫的医生
帮人看病，只看得到病情却说
不出病因，真是一件让人头疼
的事。我借了不少《演讲与口
才》回家细细研读，玩命似的

背了不少幽默的段子，可我一
直没碰上在漂亮女生面前摔
倒的机会 （P[QçRÅD

ç ¤D�¶¸µSTU f）。
连我老爸都看出了问题

的严重性，他点着我的鼻子奚
落我说：“瞧你这没出息的
样，标标准准的 ‘读书早恋
忙，大了光棍郎’”。

其实我老爸他说得一点

也没错，在此之前，我的的确
确很善于和女生打成一片，也
的的确确很是风光过一阵子。

读小学那会儿还没有性
别观念，因此我特别爱给男女
同学讲故事。情节全是即兴胡
编乱造，内容更是一点也不靠

谱，我也很会控制节奏，比如
说眼看着快到校门口了，便安
排一个很危险的情节，然后不
失时机地告诉大家下回分解，
那时候的我比现在的超女还
红，每天上学放学屁股后头总
跟了一大串人。

初一上半学期刚开始，班

里的第一美女就成了我的同
桌，第二美女坐在我的前排。

初一的男生虽然鼻涕还没完
全擦干净，但起码对漂亮的女
生有了朦朦胧胧的好感，那时
我的心眼还挺活，知道要吸引
女生的注意必须有一技之长，
于是我开始利用上课时间苦
练徐大师的骏马图，第一次期

末考试我居然进了全班倒数
第三。不过，我的骏马图倒得
到了班里不少女生的垂青，随
便打开一个女生的铅笔盒，没
准儿就有我的墨宝在里头珍
藏着。

秦胖子当时特别爱嫉妒
人，背后造谣说我画的一点不

像马根本就是一条捆着鼻子
的狗。我当然非常气愤，要不
是看在他几个姐姐非常难缠
的份上，那会儿我就想把他当
坏人打了。

坦白说，有两个班花坐在
身边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

初一那年，我在学校的状态用
三句话来形容就是 “无论雨
打风吹，总是早出晚归”，“课
上一句不懂，目光依旧炯
炯”，“冒着风险作弊，流血也
不留级”。以至于初二下半学
期的年终总结会上，学校把我

树为“笨鸟先飞”的典型予以
公开表扬。

高一是个蠢蠢欲动的季
节，一方面进了高中就好像
人成了年，男生的喉咙像卡
了一大团的鱼刺，说起话来
声音粗粗。女生不再疯疯癫

癫地傻笑，开始穿很淑女的
衣服说很温柔的话，一遇到
好笑的事第一件事就牙疼似
的捂着嘴巴；另一方面，从高
一起，班主任开始让男女生
分开坐。俗话说得好：“距离
一定产生美，远亲就比近邻

香。”以前男女生坐一起时，
又是打又是闹，为条三八线
不知蹭坏了多少衣袖，现在
不坐一起了，反而想着法子
窃窃私语打得火热。

我特别羡慕有女生缘的
人，还专门偷偷跟在后面学

过。让我纳闷的是，看着挺
普通的话，搁他们嘴里一
说，效果就是不同。拿老林
来说吧！这小子和女生打交
道很有一套，嘴巴又甜又
油，三句话下来就能把女生
逗得哈哈大笑。

听老邱说，老林的女朋友
在县里的工校读书，个儿有一
米六长得特别漂亮，可惜我一
次都没见过。

DEFGHI

刘长乐是凤凰卫视董事

局主席、行政总裁。1980年代
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先后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
辑、新闻评论员及高级管理人
员。1996年创办凤凰卫视。现
有中文台、资讯台、电影台、欧
洲台、美洲台等五个频道，成

为最有影响的国际华语电视
传媒之一。智商高且志气大，

被尊称为“大脑袋”。据说，凤
凰卫视推出的新节目有一半出
自他的创意。凡事自信心超强，
自认为无论是性格还是能力，
都特别适合当领导，从上幼儿
园起就开始当班长，走入社会
后，每到一个单位都是负责人

之一。三十多岁时就有志于创
办电视台，后来果真功成名就。

凤凰卫视 1996年 3月
31日开播，前身是美国新闻
集团控股的STAR卫视中文
台。经刘长乐、崔强、王纪言等
一干大陆人加盟后，改叫凤

凰。他们期望这个极富中国文
化色彩的名字能带来好运。

凤凰开台好几个月了，
不少员工还不知道新老板是
谁，整天就见几个大高个儿
在公司的走廊里晃来晃去，
有人还说呢，咱们请的这几

个工人怎么看着挺斯文。半
年后，刘长乐第一次召开管
理层大会，人们才弄明白，几
个大高个儿中最壮实的人是
老板。不巧的是，那天刘长乐
正赶上发烧，体温三十八度
九。他满面通红、热气腾腾地

向大家宣读雄心壮志：三年
实现收支平衡，力争第四年
上市，并成为除CCTV外最
具影响力的华语电视台。

刘长乐虽然发着烧，但
是他看得很真切，当他宣布
自己的鸿鹄之志时，有一些

人在冷笑。估计他们觉得老
板发烧烧昏了头，所以在墙

上画了一个天大的馅饼，谁
要真去啃这个饼，非嘣掉两
颗大牙不可。他们觉得，这不
过是一些惯常的大话，是在
给大股东们讲故事，并没有
想去实现。刘长乐说，当时，
特别希望看到激昂的表情与

士气，但是，“他们觉得这是
痴人说梦。”他记下了这种
让他心头火辣辣的冷笑，当
成自己的动力。

后来凤凰成功的事儿，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刘长乐
说，墙上的大饼味道更好。

JKLMNOP

刘老板钻研管理学有心

得，要求自己一天表扬三个人，
但有时工作太忙，没有表扬够
数，就退而求其次，要求自己每
天至少说三句表扬的话。

资讯台的主持人李慧和
严力耕长期上夜班，他们每天
下午来上班，清晨离开，属于

“日落而作，日出而归”之辈。
一天深夜，老板见到李

慧披着大衣缩在沙发上休
息，等待进演播室。老板一琢
磨，这天还没表扬人，于是，
等李慧醒来，一连对她说了
三句表扬的话：“你们不容

易，你们一天到晚恨不得看
不见太阳，你们是凤凰最辛
苦的人。”说话间，李慧疲惫
的脸上笑开了一朵花。

刘长乐说，凤凰的许多同

事都像李慧一样，并不在乎工
作的辛苦，身体的疲劳，一句对
他们的努力予以肯定的话，就
会让他们知道凤凰不会忘记他
们，其威力比红包还强大。

QR

刘老板心软人人皆知，

所以，一些犯了错的凤凰人
常常心存侥幸，等事情拖过
几天，老板消了气就没事了。
一次，一同事犯了错误，躲了
好几天不见老板。不巧的是，
那天一进电梯与老板打了个
照面，躲不了了，只好与老板

打招呼，老板果然已不再生
气，笑眯眯的。那人见状，心

中窃喜，猛听老板问道，你那
天的事罚款罚了没有？那人
忙答，罚了。老板说，那我就
放心了。脸上还是笑眯眯的。

那人叹道，还是老板厉害，罚
你的款，你还得跟着一块笑。

STUVW

去年深秋的一天，入夜

时分，出租车司机司马博驾
车在环湖路巡行，在前大灯
的光柱中，远远看一位穿着
灰色风衣的女士沿着湖边人
行道踽踽独行。司马博将车
靠过去，问：大姐，用车吗？那
女士摆摆手，快步往前走了。

此后，司马博便顺了，连
着拉了两个客人。一个说去
火车站，客人刚下车，就又有
一老先生坐进车里，说到湖
畔画苑。送完客人，司马博再
绕湖巡行，竟又发现了那位
女士。怪呀，都十点多钟了，

天又不好，她一个人还在湖
边转悠什么呢？眼下似乎只
有一种理由可以解释：此女
心里窝了疙瘩，而且还是一
块挺大的疙瘩，一时排解不
开，似在犹豫是不是纵身跳
湖以求永久的解脱。前年，司

马博就在湖边碰到过这样的
事，就在人们大呼大叫快来
救命时，司马博跳下车，甩衣
扑入水中，及时地将一位跳
湖自尽的女人救上岸来。过
后，晚报的记者找到他，写了
一篇挺长的文章赞扬他见义

勇为，还配了一张照片，很是
让他风光了一阵子。

放不下心来的司马博不

想再凑上前去自讨没趣，便远
远地尾随着，时开时停，把车
前大灯也关了，只开了两只微
弱的小灯缓缓滑行。那位女士
似乎也感觉到了身后的异常，
先是快步往前走了一段，见汽
车还跟在后面，便几步跨到街

道边，向身后的出租车招手。
司马博踏了一下油门，急将车
停在了女士身边。

女士坐进了车里，脸黑
着沉着，就像头顶阴云密布
的夜空。司马博小心地问：
“大姐，去哪里？”

女士冷冰冰地说：“你不
就是想让我坐你的车吗？随

便，往前开。”
“我……不是这个意

思。”司马博说。
“我现在想坐车。”女士将

一张百元的票子从后座扔到副
驾驶的位置上。“别出城就行。”

女士的心肯定不顺，口气

一直冷若冰霜，重如铁石。司
马博不再说话，将车不紧不慢
地往前开。在十字路口等红灯
的时候，他借着路灯的光亮，
从后视镜往后看了一眼。女士
长得挺清秀，眉清鼻直，也文

静，年龄当在三十岁左右，戴
着一副无框眼镜，未施粉黛。

如果这张脸不是一直那样冷
着绷着，笑容应该会使这张脸
更年轻漂亮些吧。

司马博按下了录音机的
键子，车内飘荡起美国女歌
手 LaurieLewis的吟唱，轻
柔而忧伤。这是一盘英文版

的带子，号称美国女声牛仔
音乐，他爱听，不光是喜欢曲
调，而是一听到那委婉的语
音，就让他想起大海，时而浪
涛舒缓，时而波澜起伏。

在又一个路口停车的时

候，女士终于主动开口了，声
音也平静了许多，问：“你听
得懂吗？”
“还行吧。”
“她在唱什么？”
“她在怀念她的故乡，她

的童年，那里有起伏的山冈，
还有如云的羊群，幼时的伙

伴在追着牧羊犬嬉戏。”
“好像中国歌手也这样

唱思乡的歌曲。”
“大姐你不爱听，我再换

一盘别的。”
“你爱听，那就放吧。车开

回去吧，回到来时的地方。”

女士在下车的时候，向司
马博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
我以后用车，或者……是别的
事情，打电话找你，可以吗？”

司马博忙抽出一张名片递
过去：“随时恭候大姐吩咐。”

女士将名片轻轻推了回
去：“不用。我记住了你的名

字了，还有你的手机号码。”
副驾驶的车窗前，立着一

个牌牌，上面有司机照片和名
字，还有手机号码，这不奇怪。

女士向湖畔一个小区的
大门走去。路灯下，那身材丰
满而不失挺拔，步履也轻盈。
司马博心里问，她并没动笔，
只是看了眼，就记住我的名

字和手机号码了？


